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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Education Horizon原教視野 原教からの視点

只是不知道為何在介紹中，貴刋會如此

處置，你們做出「這樣的修訂」未告知我本

人，顯然是「假設了」那些前題，認為此事

「理所當然」？若非如此，或許可事先撥冗

和我再作確認，至少可避免我們因為誤解，

而生無謂的周折。

再次抱歉，我不能選擇我的父母，就像

我的父母也不能選擇我，我的「身份」若真

的是有意義，便不應該是出於「純粹」，而

是「混」！也許這件事於旁人不是問題，但

對我卻是必須嚴肅看待的事，我可以不必

「左右逢源」，但當我「裏外不是人」時，

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坦蕩面對，無負我的父

母，千山萬水的相遇！感謝您的閲讀和理

解！

111年憲判字第4號【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

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於111年4月1日

判決，此判決採用血緣主義，只要具有血緣

即可具原住民身分，與原來必須以人名表記

作為認定依據的規則脫勾，從此原住民身分

的取得更容易，未來所謂的「原住民」，其

對於民族的認識、身上的民族色彩將可能更

薄弱。董教授的認同並不受身分利益框架，

淡然處之，《原教界》有感於在現在的社會

中，董教授的身分認同角度有其獨特之處，

特徵求董教授同意刊登此信，除致歉外，也

將此觀點與讀者分享。

從
民主化運動開始，原住民的身分在社會

上的地位，逐漸地或急速地，提高。事

實上，原住民身分有法律規定，所以有、無分

明，沒有迴旋的餘地。

1990年代，很多原母嫁入平地人家庭的通

婚子女，想要爭取原住民身分，他們站在血緣

的觀點主張「為什麼舅舅家的表兄弟姊妹可以

是原住民，而我不是」。因為站在家族主義的

角度，以婚入婚出為依據，婚出的子女就不取

得原住民身分。但這種呼籲的聲音也促使法律

作改變，將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條件放寬為，婚

出的子女具備以下兩條件之一，亦可取得原住

民身分：其一，從母姓；其二，採用原住民傳

統名字。因為這個條件的改變，原住民族的人

數急遽增加，但也附帶產生欠缺原住民族意

識，卻具原住民身分的現象。

《原教界》為一本雜誌，編輯單位不是行

政機關，因此對於原住民身分的看法不採取法

定的標準，採取的是社會的看法，換言之，尊

重作者個人主觀的表達。因此，《原教界》許

多投稿者，有「愛原者」的，特別喜歡用原住

民筆名，《原教界》也尊重。這種處理方法在

過去一向非常順暢，然卻在此次董恕明老師的

案例中觸礁，董老師的看法很獨特，與社會一

般性的看法不同，因此，我們在向董老師致歉

的同時，也覺得可以將此認同觀點分享給廣大

讀者。董教授的來信如下：

抱歉打擾了！今天細讀《原教界》，在最

後的個人介紹和實際刋出的落差，我作為撰稿

人有必要說明！

我在給貴刋的介紹中，寫「父親是浙江紹

興人，母親是臺東卑南族人」，刋物上直接寫

「卑南族人」於我是非常不恰當的寫法，也不

是我「身份」的實情，若按現在「二選一」的

法定原住民身份，我甚至不具備這樣的身份！

我個人本來就把「必須選爸爸或選媽媽」

視為荒謬之事，所以，在任何必須介紹到「身

份」之處，一定會清楚的說明爸爸／媽媽的

「來歷」，別人怎麼選擇，我無權置喙，我這

樣選擇是因為我在「血緣／情感」上，就是這

樣的一個我，在這件事上沒有「選擇」的空

間，只有「如實」的陳述！

原住民身分的困擾：法定的或是社會的

原住民身分的困擾：法定的或是社會的
原住民身分の困難：法制上あるいは社会において
The Dilemma of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Legal System or In Society 

文︱林修澈（本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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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台灣原住民族作家。

同學在成長過程中遭到的「歧

視」，說者可以說得淡然，聽

者也不太能漠然以對，畢竟

「我們都在這一班」，這個教

室是因為「不一樣」才格外需

要一起努力。

整學期必須問「文學是甚麼」
──「原住民文學」很重要嗎？

「文學」作為「藝術」

中的一員，它以文字作媒介

的特質，讓它和音樂、繪

畫、雕塑等其他藝術形式相

較要平易近人，進而易讓人

「忽視」它作為藝術的真實

──文學是取材自生活，卻

不是「複製」而是「再製╱

現」生活。當代「原住民文

學」即是以「第一人稱主體

身分」從事的書寫，旨在證

成自身╱民族的存在，這正

是大多數原住民作者寫作的

初心。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在

1987年出版詩集《美麗的稻
穗》，正充分表達了這種平

實質樸的寫作風格，如他寫

〈流浪〉（參見莫那能《美

麗的稻穗》，臺北：人間，

2010，頁27-30）： 
流浪，它是甚麼意義？

你不懂

只知道必須無奈地離開

希望找到能夠長留的地方

十三歲，多嫩弱的年紀

還有多少不理解

就開始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

被「當」在焊槍工廠

……

走到一家磚窯廠

運磚的錢賺得多

你那山豬般的體力

走入燜熱的燒磚房

得到了頭家滿心嘉許

但你還是走

 ……

你還是不停地流浪

當捆工，睡在卡車上

鐵工廠，揮鐵鎚睡廠房

漂流到茫茫大海跟漁船

渡重洋到阿拉伯做工

終於，你不能再流浪

挖土機的手臂

打斷了你的脊骨

……

在詩作中出現的生活情

境，對多數的漢人同學可能

非常陌生，但對原住民同學

而言，詩行中的「你」可能

正是部落裡的某位叔叔、伯

伯或哥哥，甚或就是自己的

父兄輩的經歷。這是一群人

生活的寫照（面貌），不是

隨誰的好惡、有知或無知、

需要或不需要......它就猛然發
生或消失不見。詩人把「生

活現場」定格再現出來，作

為「讀者」的我們循線細讀

文本，即便是「別人的生

活」確也是在同一塊土地上

生活的「一家人」？

在當代具有原住民身分

的作家從事華文文學創作的

歷程，發展至今約三十餘

年，這三十多年持續的累積

與拓墾，除有原住民部落本

身的復振、作家的投入與筆

耕不輟，還有環繞著讀者

（一般╱專業）、出版業

界、學界，以至文化界、教

育界......的協力，更遑論「社
會整體」對於「族群」、

「多元文化」、「本土化」

......議題的競逐思辨與在地實
踐。換言之，原住民文學的

紮根生長，恰是對「我們都

是一家人」的有力註解──

因為是家人，認識先來後到

是禮貌；因為是家人，容忍

接受彼此差異，才是正道！

結語：異質寫，一直讀......
 一學期18週的課，在第

一次上課時會和同學們說：

如果你的人生很幸福，就繼

續幸福下去，不要來上原住

民文學；如果你的人生很痛

苦，為了不讓你更痛苦，也

請不要選這門課；不過，如

果你正好不是特別幸福或痛

苦，也許可以試試看，來上

這門課！

到了接近期中考週時，

會提醒他們除了國、高中課

本中讀到的原住民作家作

品，如：亞榮隆．撒可努、

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

安、利格拉樂．阿鄔......，還
知不知道其他作家？如果不

知道，請見圖1。
或許走進原住民文學的

世界，就是讓我們把自己彈

到文學的各種幽微處去感受

那些常是位在文學版圖上不

經意路過的角落、不常去的

荒地、不了解的邊境......，它
們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

的熟悉，有的陌生，有的痛

苦，有的歡樂 . . . . . .，無論如
何，我們最終不過就是要回

頭問問自己的「感受」，然

後學著認識、理解、接受或

抵抗它。

「原住民文學」教室：是不一樣，不是不好（臺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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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恕明
生於臺東卑南鄉Pinaski部落，父親是浙江紹興
人，母親是臺東卑南族人。2003年獲東海大學中
國文學博士學位，返鄉任教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迄

今。著有：《紀念品》（2007）、《逐鹿傳說》
（2011）、《纏來纏去》（2012）、《蘭嶼希
婻》（2015）⋯⋯等。

從文學的文本到不同素材的創作成品之一。

本刊112期線上閱覽文章＜「原住民文學」教室：是不一樣，不是不好
（臺東大學）＞，董恕明老師之作者簡介已更正如圖，上網搜尋：原
教界，即可閱讀全文。


